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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将深化基础性

关键性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两会期间，记者就国

企改革中的重点难点、混合所有

制改革如何推动国资国企改革

以及弘扬企业家精神等问题，专

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

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解决“一股独大”是
混改关键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

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国投在国

企改革过程中有哪些经验？下一

步国企改革将如何推动？

王会生：改革开放40年来，国

企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改革到现在，

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特

别是最近5年，分类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定位更加准确、方向更加明

确。国投总结的经验就是“四试一

加强”：“一加强”就是加强党的建

设。“四试”就是试方向，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调整业务结构；试机

制，推行分类授权，激发子公司发

展的动力和活力；试管理，重塑总

部职能，形成“小总部、大产业”的

格局；试监督，无论怎么改，国有企

业不能乱，要构建国有资本监督的

“闭环”。

至于下一步怎么改，我认

为要用更大勇气和智慧继续

在股权结构和机制创新上下

功夫。从内部来讲，要把握好

市场机制和企业活力两个方

面，每个国企应根据自身特

点，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的新

机制，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从外部来讲，建议政策上要

建立容错机制，让企业家放

开手脚。

记者：作为国企改革的突

破口，您认为混改中该如何形

成多元化股权制衡机制，提升

混改的深度和质量？

王会生：混改难、混改推不

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一股独

大”问题。如果引入的股东小、

散，股权结构不能形成良性的内

部制衡，就没法激发企业发展的

活力。我认为，改制的企业要突

破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障

碍。国企可以作为第一大股东，

但不能绝对控股。这样既保证

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同时又可以

让合作伙伴放心，共同为大家的

利益和目标一起发力。所以我

认为，混改要适当提高民营企业

持股比例，增强民营资本参与混

改的积极性。此外，混改不是

“一混就灵”，我建议要建立容错

机制，创新包容机制，打通政策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家

放开手脚。

东北国企改革要借鉴
他人也要符合实际

记者：国有企业是东北振兴

的重要力量，也是东北经济转型

发展的关键。东北地区的国企改

革是不是更复杂一些？作为东北

人，您对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有

何建议？

王会生：东北地区的国有

企业有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

比如，大部分是钢铁、石化、煤

炭等传统行业，目前处于去产

能阶段，推动改革相对困难。另

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需要

实力相对强、能够起到关键作

用的民营企业，但东北地区社

会资本和民企发展相对欠缺。

我认为，东北的国有企业要找

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百分百

复制、套用其它地区改革成功的

案例，既要借鉴他人，又要符合

自身实际，同时更重要的还是

转变观念。

记者：去年9月，中央发文提

出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请问您如何理解国企中的企

业家精神？

王会生：在国企改革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中央出台文件提出

激发和保护国有企业家精神，对

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

动能转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企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企的企业家不同于

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也不同于民

营企业家。习近平总书记讲得

很清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

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

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我

认为国有企业家要更加注重担

当和创新精神，要想办法与市场

机制相融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和企业发展规律。

对于国有企业家，在充分信

任的同时要加强监督。加大监督

改革力度，确保授权到哪，监督到

哪，打破国企改革面临的“一放就

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 本报记者 雷 茂盛 梅 超 雷云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庆作为城

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将如何深入落实习近平

主席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提出的“要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要

求？3月6日，在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

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常

委、秘书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王赋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赋介绍说，去年7月30日，新一届

市委召开了第一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会上针对重庆改革提出了16个字要

求：“对标对表、亲力亲为、敢作敢为、善作

善成。”这既是要求，也是重庆改革的生动

实践。

王赋对16字诀实施的进展情况一一

进行了介绍。

“对标对表中央各项改革部署，我们

有三本台账。”王赋说，一本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历次全会明确的重大改革举措，

一本是重庆承担的国家层面改革试点，一

本是中央出台的相关改革文件。各级改

革干部都要定期对账，跑表计时，确保不

漏项、不跑偏、不走样。

据王赋介绍，重庆各级一把手都亲力

亲为。陈敏尔书记担当了重庆许多重大

改革的“施工队长”，亲自拿“工具”、亲自

上“工地”。许多重大改革，书记亲自部

署，方案亲自把关，关键性环节亲自协调，

落实情况还要亲自过问。

“过去这半年，我们敢作敢为，对多年

不敢碰、不敢动的‘硬骨头’下手。”王赋举

例说，比如，对有冒进倾向的脱贫攻坚及

时纠偏；重新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两个

月内就基本完成。作为亏损大户的重钢

改革难度很大，去年9月份以来，下大力气

啃下这个“硬骨头”，使重钢重获新生，全

年开始有了净利润。

王赋说，在善作善成方面，重庆建立

了“1+N”推进体系，对每一个改革专项议

题，都同时考虑研究若干个支撑专项改革

议题的相关子议题，统筹设计，统筹落实，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开局之

年。王赋透露，重庆确定了16项改革专项，

并提出了支撑专项的189个改革项目。下

一步，重庆将认真落实扎实贯彻新发展理

念、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扎实

做好深化改革工作、扎实落实“三严三

实”这“四个扎实”要求，努力使189个改

革项目能够在重庆大地上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 李凌晨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

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在代表

和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全国政协委员、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在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明确了路径和方向。

他认为，结合实际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已成为当务之急。

针 对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制 订 问 题 ，

李正国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规划要充分考虑城镇化趋势变化。

各地须先把地方各方面情况调查清楚，

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在制订规划

过程中，要借鉴城镇化发展经验，严格遵

循人口迁徙带来的城镇化趋势变化这一

客观规律。把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尤其要把

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发展战略有机结

合起来，使二者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做

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

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要尽量

避免把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到乡村。工

业项目都有比较严格的环保要求，如果

在乡村布局重大产业特别是重大工业

项目，将大大增加环保成本。在广大乡

村应主要布局以种、养殖业，旅游业，以

及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加工业、服务

业等。

制定乡村振兴规划，要特别注意避

免在偏远农村的空壳村布局村民聚居

点。政府对农村的萧条和空壳化，因顺势

而为，因情而定，在偏远农村的空壳村布

局村民聚居点的问题上应慎重决策。因

为一旦布局聚居点，就必须解决一系列基

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资源配置问题，且很

极容易产生循环性巨大投入，若干年后仍

有可能是空壳村。

李正国建议，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时

对不同村落区别对待。对于自然条件相

对较好，只是由于交通的不便或者与城镇

生活差距较大而成为空壳村，政府要推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发展以教育

为主的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发展农村公共

服务体系，加快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在此

基础上，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

兴，鼓励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扩大经

营规模，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之

路，使土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可以变空为

宝，发展乡村旅游业等。

对于放弃布局聚居点的村落，政府也

不能不管不问，而是要更加下大力气继续

为留守家庭的老人和儿童提供生活、医

疗、教育等方面的兜底保障，使他们也能

较好地生活；对于有搬迁愿望的村民，政

府应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的力度，地方政

府也可以通过引导帮助青壮年到城镇就

业，使他们逐步在城镇居住下来。与此同

时，对放弃布局的村落，可以作为退耕还

林地保护，恢复山林生态。这样既可以减

少大量的公益设施投入，大大减少其维

护、运行、管理成本，又保住了绿水青山，

留住了金山银山。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近期

热映，引发国人关注和赞叹。在

电影中，桥、水、陆、港等一大批

基础建设工程，处处都有科技创

新的影子。蛟龙、悟空、天眼、墨

子、慧眼、大飞机……近年来，一

批批代表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相继涌现，我国的科技实力正从

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同时，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而科技创新领域仍有很多问题

亟待破解。为此，记者就基础研

究以及人才激励等问题采访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

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

记者：年初，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

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

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

技强国迈进的关口下，您认为基

础研究应如何发展？

杨卫：我认为，科技强国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

要条件，而基础研究则是实现科

技强国的基石。所谓科技强国，

不仅是根据别人的基础研究成

果，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还必

须依赖更高层次的创新——源

头式创新，也就是从基础研究衍

生出来的、拥有完全主动权的科

学突破。从供需角度看，基础研

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

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所以说，

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科技强

才能国家强。

同时，基础研究有其自身

特点。一是人才换代周期长。

基础研究的核心永远是人才，

但需要有耐心，不能拔苗助长。

二是链条长。从基础研究到取

得成果，再到技术上突破和市场

应用，这个周期也很长，所以短

期的绩效评估是无法评价基础

研究的。三是探索性强。很难

通过简单 的 计 划、规 划 来 解

决。所以对基础研究而言，稳

定的、不断加强的、长期的支持

是非常必要的。

人才政策仍需妥善梳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您能否谈

谈我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现

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

杨卫：近年来，我国在科技人

才队伍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回国

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但是，在

人才计划的实施和具体的人才政

策上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

题。首先是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

叠，相似度太高、区别度不够。其

次是在各高校与研究院所的人事

改革中，过度强调了与人才称号

的关联，把人才冠以不同帽子，并

以此区别对待。除此之外，还存

在与薪酬体系过度挂钩，高校

“双一流”建设异化为“争人”，有

的单位开始出现人才层级化等

问题。

记者：对于这些问题，您有

什么好的建议？

杨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我们对科教人才政策进行妥善

梳理。谨慎出台新的人才计划，

及时终止效果不佳的人才计划，

避免人才计划的执行期交叠。

高校和科研院所不要将薪酬与

人才计划过度挂钩，杜绝人才

的层级化。同时，在人才评审

中，应分类梳理人才帽子，适度

考虑地域差别，对落后地区进

行适度倾斜。鼓励人才正常流

动，通过建立平台，在大数据的

辅助下，不断调整各地区、各行

业、各学科的人才政策。

记者：科技评价体系一直以来

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也

是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您认为

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如何建设？

杨卫：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评价体系本身是一篇大文章。我

们现在的评价体系主要分两类，

一是主观评价，就是由专家来进

行评价。二是客观评价，根据客

观反映的数据，比如，论文数量、

影响因子等来进行评价。我们

讲，学者对科研项目或论文稿件

的评审一般为主观评价，而对于

职称评审往往是主观和客观相

结合。这两种评审都有其优缺

点，客观评价的缺陷就是“数豆

子”，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计

算成分数来计算，而一些科研，

比如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获

得成果。主观评价的缺点就是

评审专家会有人情或学术倾向

性的问题出现。

两种评价模式都有其各自

问题，所以在操作层面应该是相

辅相成的。比如，基于客观数据

的主观评价，专家充分了解客观

数据后按照自己的学术价值观

进行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审目前多采用这种“学术共识

型”的方式。还有在多方面专家

对指标体系达成共识后由数据

系统完成的客观评价，比如，在

“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评选中，先由专家投票选出

遴选“双一流”的指标体系，然后

对参选学校按照这一体系来进

行评价。

（均为本报记者王岩采写）

国企改革要在机制创新上下功夫
——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注重地方实际
——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主任李正国

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石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

一把手当起了重大改革“施工队长”
——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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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刘旭光和罗强早早来到会场（一）。江苏代表团戴源发言（二）。四川代表团

肖有才发言（三）。江苏代表团韩立明发言（四）。四川代表团刘强发言（五）。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五）（一） （二）

（三） （四）


